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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云彩
■ (广东)余清平

在水与光的浅影里
夏天将头发妆扮成一片片流动的云

一棵树开满成熟的花朵
那一天，不早不晚
我遇到了你

那时候，你站在树下

站成一株楚楚动人的紫微树
与楚楚动人的夏天

抒一抹情怀，泻一份诗意
迷醉成一幅绝美的油画
阳光，反复勾勒，反复修辞，反复雕琢
我靠近你
风一动，夏天也跟着摇动

摇动漫天的落霞

我彻底轻松起来
是夏天缓解了我紧张的神经
碧空里，有清香四处流溢
其实，我知道

是遇到你，遇到流动的云彩
我才这般气爽神清

将一份浓浓的
爱意深入骨髓

■（四川）祥子

关于时间的错位，关于山水的阻隔
关于话语的失效，关于挽留一种可以融化人
心的美

关于一层一层叠加在记忆深处的底片，它们
加起来就能把八百里凉山压垮！

关于在夜色中一次又一次爱抚你的黑发，让
她们在时光中变得更美
最要命的是，关于我无法忍住的疼和几乎滑
落的泪水……

关于所有这一切，我的确无能为力

所以，我必须学习修炼
我必须把所有的爱与恨集于身体最尖硬的一点
狠狠地，用尽一生一世的柔情咬下去……

我决定要将一份浓浓的爱意深入你的骨髓！

你是我种在
心上的绿（外一首）

■（四川）罗莉琼

荷花开得肆意
池塘里连绵的绿，像你的模样
匍匐在我的心上
仿佛春天

葱茏着夏季

你占据我所有的领地

爱意翻滚。我在你炽烈的热浪里
俘虏成尘

你有着绝命的印记
浮光一闪
就把日子写成圆圆的满月

如果你也看见
我的城池荡漾着绿意怏然
那是你，从心底浮出了水面

问
早上暴雨，中午骄阳
夏天洞察秘密

布施于天际的是心情

这场宿命

像枯萎的藤蔓
像前世的冤孽

只是这短暂消停的雨啊
仿佛今生
你和我黑暗的爱情

我只喜欢
喝一种茶

■（湖南）沈明灯

春风滴露，叠翠故乡的茶园
你穿梭往复，赶在谷雨来临之前

巧手翻飞，悉心摘选鲜嫩透亮的芽箐

接下来，还得经历洗揉搓炒熏等

一系列古老而神奇的工序

于是，我喜欢的茶，深怀烟火
抱朴凝香，婉然独具性温质重的品格

并从此，注定爱上一杯海

无数远航的日子，波涛与黑夜林立

我满腔沸水，只需朝杯底轻喊一声
一支支乡音馥郁的芽尖，即云腾风涌
氤氲应声，朝同一个方向打开———

恍若你如期而至，欣然掏出内心集结的
春天。和我共饮，满窗桨声灯影

2017 年 8 月 27 日上午，我从杭州回新

昌，顺便给石临熙先生送去今年五一期间采

访他撰写的《九旬老翁十年磨一剑———史料

文献<剑余稿·见知录〉出版发行》新闻刊登

的样报（《企业家日报》《中国建材报》《科技金

融时报》），和他捐赠给浙江图书馆《剑余稿·

见知录》《新昌千柱屋文史集萃》两书的赠书

荣誉证书。石老师告诉我，正在搜集王家安先

生的材料，准备编一本书，问我有什么资料？

能否写一篇短文纪念一下。我脱口而出：“王

家安老站长是我的新闻领路人呢，我一定会

写点文字纪念纪念”。

跳板

王家安何许人也？《中国新闻年鉴 1996》
第 1198 页“浙江新闻界人物”栏目，是这样介

绍的：“王家安（1936— ），浙江省新昌县

人。主任编辑。1951 年参加工作。1961 年起

从事广播工作至今，曾任编辑、编辑组长、站

长、编辑部主任、县广播电台台长等，系中国

广播电视学会会员、绍兴市广播电视学会理

事、新昌县新闻学会会长。近几年来，有 8 篇

作品获省级优秀新闻作品奖，有多篇论文刊

登在省新闻业务刊物上。出版了《一得录》新

闻写作经验谈一书。被评为绍兴市优秀新闻

工作者，获县级优秀专门人才称号并被中央

广电部、国家人事部授予全国广播电视系统

先进工作者称号。”

三十四五年前，新昌县人民广播站是我

县唯一的一家新闻宣传媒体，在王家安站长

的带领下，搞得有声有色，全县 43 万只喇叭，

尤其在农村，家家户户装有喇叭，每天准时播

出，其情景煞是热闹。私心在想，哪天自己写

的文章能在广播里播出，那是何等的高兴；如

果能成为其中的一员，又该是何等的荣耀！

有梦想就要付诸行动。

1982 年的暑期那天晚上，我正和家人一

起在乘凉，听着广播里播着丁克文（我的笔

名）写的稿子，心里暗自美滋滋的。那年暑期，

我在拔茅村做义工，负责管理村里的图书馆。

忽然有一天，听大队会计在说，有一封丁克文

的来信，村里没有这个人，不知是谁的，无法

投递。我说是我的，至此，我写稿的事才“大

白”于世，不过这样也好，反而给我提供了采

访的便利，大家纷纷向我这个业余“土记者”

报料，我的新闻来源一天天变得多起来。那特

有的歪歪斜斜的字体，热情洋溢的话语，至今

深深印在脑海中。受到王家安同志的鼓励之

后，我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利用参加拔茅镇政

府村镇规划小组，进行全镇土地测量摸排工

作的机会，跑来跑去，见缝插针，为县广播站

采写稿件，报道拔茅镇各地的先进事迹，测量

到那个村，就报道那个村的新人新事。镇政

府、各村委、工厂学校、专业户，等等各个角

落，都留下了我采访的身影。有一次，乘到县

城开会的机会，直接送稿子到广播站，见到了

王家安同志，填了一份表格，从王站长手中接

过红本本“通讯员证”，同时赠送我几本如何

写广播新闻的业务书。自此后，我成了广播站

的常客。电话报道、托人带稿、书信投稿，视新

闻时间要求，总在第一时间报道。由于我写的

新闻，题材新、文章短小精练，几乎篇篇采用，

全年用稿在百篇以上，当年我就被评为优秀

通讯员。笔友们笑称我是“短新闻快枪手”。记

得那次表彰会的空暇，王站长忽然问起我家

里的情况，才得知我是法相师傅（我爷爷）的

孙子，他笑着说，原来是你呀，你金妃阿姨常

常在念叨，叫你上家去玩呢。从此以后，我与

王站长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进入广播站锻炼是在 1982年秋天。那年

县广播站的三位编辑（李达海、陆全飞、杨立

群）要去绍兴集训，参加助理编辑和播音员职

称考试，站里缺少人手，于是王安家同志与拔

茅乡政府规划办商量，借调我到县广播站，负

责新闻编辑。我带着日常用品，来到原老人民

法院对面的宿舍楼上住了下来，吃在县机关

食堂，开始了近二年的新闻编辑生活，直到

1984 年 7 月 1 日调离为止。上班第一天，王

站长就过来对我进行编稿指导，哪些稿件作

为重点稿排在前面，哪些稿件为次要稿放在

后面；新闻是易碎品，讲究时效性，时间性强

的要第一时间报道播出；广播语言与报刊不

同，广播语言要求双音词，口语化，如此等等，

全是实用经验，使我得益匪浅，很快进入编稿

角色。有时，还要背着一个重达三十多斤的老

式录音机，去县委礼堂录下县领导的讲话，回

站编写录音报道。当年，拔茅至县城一天早晚

只有一趟车，交通不便，我一个 20 多岁的年

轻人，也就懒得回家，以站为家，吃住在站。编

辑之余，学学业务知识，对外投投稿，写写编

札手记，一篇篇稿子相继在省市媒体发表：如

《大包干给农民带来了福音》《新昌针织厂领

导重用一批人才，倒闭工厂又兴旺》刊登在

《绍兴日报》等等。

成长

由于我善于捕捉新闻，又喜欢写，一年

365 天，竟有 330 多篇稿子播出，几乎天天在

广播里可听到“本台记者丁克文”报道的消

息。这一现象引起了当时新昌胶丸总厂厂长

潘郁文的关注。当时，该厂正处于快速成长发

展阶段，急需一个搞文字工作的人，打听到我

是拔茅人时，就找多人来做工作，硬是将我

“要”了过去。

离开的那一天，王站长拍着我的肩膀说：

“小吴，广播站是你的跳板，更是你的娘家，要

经常回家看看，多写稿，写好稿。”

“广播站是你的跳板”，这是王家安先生

对每一位在广播站锻炼过的年轻人，离开时

总要讲的“口头禅”。

1984 年 7 月 2 日，我来到新昌胶丸总厂

报到，开始了新的征程。

在广播站当编辑期间，曾多次来到胶丸

总厂采访，已与厂长、书记很熟悉，所以很快

投入了工作。我的采编特长在这里更是得到

了长足的发挥。当年，新昌胶丸总厂是县的重

点企业，新产品、新项目、新专利、新技术、新

工艺等等新闻，层出不穷，我一一写成稿子，

投向医药报，当然少不了广播站，为提升企业

形象、打造优质品牌进行鼓与呼。

虽然我人离开了广播站，但心仍牢牢系

着广播站。上县城办事，只要有时间，就会去

广播站———我的新闻“娘家”转转，见见老站

长，听听他的爽朗笑声。

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直积极为县广播

站投写稿件，参加各类征文比赛，连续多年被

评为县广播站的优秀通讯员，荣获征文比赛

一、二等奖。这不仅仅县广播站曾是我的“娘

家”，更是有一位不断鼓励我成长的好师长王

家安同志。

1995 年，王家安同志主编《一得录———

新闻写作经验谈》〔1995 年 3 月，新昌县新闻

学会编辑出版〕向我约稿，我很高兴地写了一

篇写稿体会文章《起步始于写“来信”———浅

谈“来信”体稿件的写作》，编入书中经验介绍

文章的第 4 篇（前三篇为序），文后还附刊了

原载 1988 年 4月 21 日《浙江工人报》四版头

条的“来信”《春风难度村校门》。写来信体稿

件，是当年本人向新闻单位投稿的一种“常规

武器”。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在《中国青年报》

《健康报》《中国医药报》等各级新闻媒体发表

来信体稿件数百篇。其中《农村青年学科技难

在何处》获《绍兴日报》1988 年季度好新闻；

《治疗药脱销，滋补药过剩》获 1989 年度浙江

省科技好新闻二等奖；《愁眉紧锁的术农展笑

颜》获 1990 年度华东地区“信息反馈”三等

奖。

1993 年 7 月起，我调任省医药管理局主

办的《医药时报》（原《医药动态报》）、《医药科

技市场报》的驻地记者，分管绍兴地区的医药

企业报道，需经常奔赴各地采编，由于采访任

务繁重，且这些稿子也不适合在广播上播出，

慢慢地，向广播站投稿少了，也难得见到王家

安先生一面了。

回想起我成为一个专业的文字工作者的

历程：两年新闻编辑，十年企业办公室主任，

十年医药报记者，十年科技核心期刊编辑。终

生难忘两位恩师，一位是新昌中学王牌语文

老师林世堂先生，另一位就是我的新闻领路

人———王家安先生。

王家安先生：祝您在天堂安好，您的芳名

和事迹永远铭记在新昌广电史册！

缅怀我的新闻领路人———王家安先生
有一句法国谚语说得好：“新闻是通向一切的途径———只要你能够

跨越得过去。”本人的经历证明，新闻是一条出路，新闻是一条正路，新闻

是一条成长路！在此我深深感恩我的新闻领路人———王家安先生！

■ 吴宏富

小说连载

本版稿件在叶大周末曳网(http://www.qcxh.org.cn)
和叶潮头文学曳公众号同时刊发

走出荒凉
■（四川）暮雨

（五）人间别过

带着故乡深重的乡土气息，带着对亲人

不忍离别的割舍，带着对命运的抗争，我来到

了辽宁滑翔学校。这是一个舒适幽静的校园。

造型优美的大楼散落在校园里。绿色的植被

如汪洋的湖水浸润着校园。朵朵零零星星的

野花温软地昭示着阳光。那穿梭在校园里的

小路是那么的整洁光亮。“好气派的建筑！”我

在心中暗自赞叹着。

同来的女生莺莺燕燕，容色清丽。她们铺

好床铺后，便在一起开心地聊天。我的临床住

着我的同乡———夏溪。这是一位俊俏的充满

轻灵之气的女孩。她身形苗条，辫着两根长辫

子，辫稍用红丝带系着。她双目似一弘清水，

带着温柔的气息。她用柔和清脆的声音给我

讲着她们村子里的故事。我也给她讲我们那

里的故事。我们嘻嘻哈哈地大笑。

在滑翔学校学习，大半时间上文化课，小

半时间用于练习飞行方面的技术。有时，我们

也上劳动课，清理自己校园的清洁卫生。秋风

来了，漫过大地，漫过枝头。所到之处，树叶儿

悄然地变黄了，静悄悄地落了软软一地。我们

起劲地劳动着。我和夏溪动作利索地把落叶

铲在萝篼框里，然后又鼓足着腮帮抬着。在秋

风里，我们一趟趟去了又来，来了又去。

1976 年 10 月的夜晚，下晚自习的铃声

一拉响，大家便热热闹闹地涌向寝室。大家忙

着放铺盖忙着洗脚，毫无顾忌地谈笑。这时，

夏溪坐到我的床边来，她俊俏的脸蛋儿露着

些愁容道：

“之红，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我刚才

在路上遇见班主任老师，他告诉我说，我们这

20 位女生改为陆军了。”

“当不成空军了？”我愣愣道。

“嗯。”夏溪嘟起嘴道。

“管它的，只要能穿上军装，不管当什么

兵种我也高兴。”愣了一下，我又舒展眉头笑

道。

这年，我们离开了辽宁，来到了黑龙江的

牡丹江 209医院，新兵开始集训。1977 年，分

到齐齐哈尔 201 医院，在机关班当战士，正式

开始了一个女战士的军旅生涯。

从小，由于我的特殊经历，由于我苦难生

活的磨练，在部队中我小时候憋着的那口气

爆发出来，我努力工作，样样领先。同年，被送

到大连军医学校学习护理专业，两年后毕业

提干，回到 201医院。无论我在哪个科室工作

都是最好的护士，多次被评为优秀护士，优秀

党员，荣立两次三等功。

毕业第二个月，收到母亲寄来的书信，母

亲在信中说她病危，盼我速速回家。望着那娟

秀的字迹，我握着信纸的手不停地颤抖着，故

乡沉重的秋风从我心头划过。在字里行间，我

似乎看见了母亲在风雨中日益消瘦的身躯；

那黑发中的缕缕白发；那疲惫眼神中孕育的

泪花；那在夜色中呼唤弟妹回家的急切声音

……看完信，我叠好信纸揣进口袋，立即步履

匆匆走向院长办公室。我向威严富态的中年

院长———王大川请了假，然后买了火车票匆

匆回到了故乡。

故乡低矮的屋檐下，弟弟们正坐在门槛

上发呆。老母鸡蹲在窝里下蛋。小花狗用一双

含愁的眼瞧着远方。院子里的梧桐树叶儿悲

壮地落了一地。故乡的冬天消瘦了，故乡的亲

人也消瘦了。看着我回来了，金斗和银斗哭着

奔向我。

“姐，妈快不行了！”金斗放声哭道。

“娘在哪儿？”

“在正屋。”

屋内，母亲卷着一床棉被，静静地躺在里

面。母亲形容枯槁一如凋零的落叶。她脸色腊

黄，嘴唇苍白。那双秀美的眼睛已经失去了神

光，仿佛生命已经正在远去。

“娘。”我泪眼婆娑，努力克制着不让自己

哭出来道。

母亲听见叫声，她睁开眼睛，努力地看着

我道：

“之红，你回来了？”

“嗯。”我使劲点点头。

“之红，娘不行了。你是大姐，我走了最不

放心的就是你的弟弟，他们也是娘身上掉下

的肉啊。娘只能把他们托付给你了！”母亲有

气无力道。

“娘，你放心吧。我一定要把弟弟们抚养

成人，我发誓。”我摸摸娘的头发，又抱着她再

也忍不住地大哭起来。

娘听见我的话，嘴角扬起了一丝笑容。

“娘，我要把你的病治好———我要给你扯

漂亮的衣服———我要带你到部队。”我摸着娘

那冰冷的手道，“我现在就带你去县城医院。”

“之红，娘不行了，就不要费钱了———娘

身子骨痛，没法动。”娘断断续续道。

枯树枝丫伸向天空，漫枯了冬天的记忆。

母亲，孤零的生命一如这落叶，在寒冷的冬季

飘向了黄土。母亲啊，她从没享过我们的福就

走了；她一生变牛做马含辛茹苦养育我们；她

后来不幸的婚姻；她还没穿过我即将为她扯

的花衣服……我和弟妹们蹲在地上不知所措

地哭着。小花狗蹲在远处也不时悲愁地叫几

声。

小河水缓缓地流，带走了我们如雨的泪

水。小鸟停在芦苇上沉思。母亲的黄土堆落在

山岗上。淡薄的冬日发出清清淡淡的光芒。映

照着苍穹，也映照着母亲的孤坟。

“娘，娘———”弟弟们的哭喊声落在空旷

的山野。

风滑过坟前的祭祀物品，一缕香雾袅袅

上升。在几声零落的送别炮声中，我拉着哭得

眼睛红肿的弟弟妹妹往回走。从此，把母亲丢

在了那黄土岗上。

渊下期请看院离别冤

微小说

“幺表哥，请你帮个忙，把我和我爸、妈、

两个小孩的户口分开。”

“改户口干啥？”我问。

“有用，要写成两年前分开的哟！我明天

进城去找你！”

“户口哪能随便改？！”我正要给他上一

课，他掐断了电话。

他是我舅舅的幺儿，脑瓜灵、胆子大，憨

厚守信。15 岁就学泥水匠，20 岁那年，就当了

包工头，在村里村外修房子，节工省料、质量

优良。人家排起轮次请他，经常是同时几家开

工，成为家乡的大老板，挣了大钱。近些年，农

村修房越来越少，加之别人动员，他揽下了几

项无钱也要上的工程。他照样做老实活路，不

偷工减料，不弄虚作假。垫资买材料、发工资，

把前些年赚的钱用完了，又去借款、贷款。工

程干完，欠他 2000 多万元，每年支付几十万

不够还账、付贷款利息。响当当的千万元大

老板，却是实实在在的穷光蛋。老婆与他离

婚，丢下儿女，远走他乡。别人当大老板坐的

是小轿车，住的是小别墅，酒店进，茶楼出。

他，骑的是旧摩托，住的是乡下老瓦房。父母

有病无钱医治，孩子读书无钱住校。

现在改户口，打的什么主意？我感到困惑。

第二天一早，他来电话了。原来，有好心

人同情他家的难处，就出了个“点子”———分

户口，把父母孩子评为贫困户，享受低保和易

地搬迁住新房。昨晚想了一夜，他反悔———不

愿当贫困户了。

“哟，你硬是‘隔夜变’咯！”

“昧着良心、弄虚作假当贫困户，提心吊

胆花国家那几个钱，不如理直气壮去要我正

该得的，父母治病、孩子住校、购买楼房，都可

以办好！”他说。

“那———？”他打断我的问话。

“我都想好了，他们再不给，我就请律师，

打官司！”

“那样的话，你就辜负了别人的‘好心’

咯！”

“给我点点好处，继续拖欠我的大钱。好

心？！”

“哦———！”我想说什么一时又说不出来，

只好作罢。

表弟隔夜变
姻（四川）卢贵清


